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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屋文化的反叛性與自由精神： 

淺談柏林 Art House Tacheles 的次文化表述 
陳  萱 

 

在 68 運動的背景下，柏林的佔屋文化

(squatting)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60 年代。這

是第一次的政治意識形態的佔屋。整體而

言，佔屋運動往往與左派(Left Wing Politics)

和自治意識形態(autonomous)有關。東西德

統一之後，柏林空蕩蕩的建築和廢墟如雨後

春筍般地浮現，佔屋者(squatters)便不停地尋

找空房子。從那時起一直延續至今的佔屋文

化便塑造了柏林另類(alternative)的風格。 

本文將把佔屋作為戰後城市佔屋運動

(urban squatting movement)進行探討，指的是

未經過同意下或者廢棄建築物的使用。然

而，一般而言，佔屋者的佔屋目地是多樣的。

本篇將在次文化(subculture)框架下研究。

1990 年代柏林 ArtHouse Tacheles 發生的佔

屋運動。根據 Hebdige Dick，次文化藉由其

抵抗的表現形式中反映了他們與其他文化

的差異。筆者認為 Tacheles 可以被解讀為一

種次文化現象。Arthouse Tacheles 藝術家的

象徵性行為來實踐次文化的意義，並觀察它

如何與抵抗(resistance)、另類、自治價值觀相

呼應。 

arthouse tacheles 歷史背景和佔屋文化 

歐洲各大城市佔屋運動大約開始於 1960

年代，與二戰有著密切的關係(Pruit, 2012)不

得與反文化運動中盛行的土地佔屋 (land 

squatting)混為一談，城市佔屋主要是指對閒置

建築物的佔用行為由於戰後重建。由於其城

市建築受到戰爭導致的權力變化趨勢的高度

影響，城市佔屋一直是柏林的一項引人注目

的社會運動。這座曾經被東西方分裂的城市，

尤其是在 1980 年至 1990 年間，柏林的佔屋

運動達到了最高峰，其中許多都至今仍活躍

(Jensch，2022)。本篇研究的個案 Art House 

Tacheles 是一座建築和雕塑公園，是佔屋運動

的標誌性建築之一。活躍於 1990 年到 2012

年，是位於柏林米特區(Mitte)的藝術建築。原

建築建於 1907 年，曾是百貨公司和展覽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它被納粹佔領。隨

後，它被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拆除。約在

1990 年代二月由一群藝術家正式佔據。

Tachles 的名字由此而來，在意第緒語中意為

「清晰而直接地說話」(Stuckert，1992 年)當

時它以其多樣性、文化和藝術而聞名。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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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作 69 個座位的劇院、工作室、派對、音

樂會、舞蹈表演等等。Tacheles 以塗鴉、顏料、

雕塑為特色，是表達藝術和自由的空間，並塑

造柏林左翼政治意識形態的身份，Tacheles 實

踐自治的理想。 

次文化還是私闖民宅？ 

次文化一詞可以追溯到它的根源：

CCCS(當代文化研究中心)Heibdige(1991)，在

他的《次文化：風格的意義》一書中，大量借

鑒了CCCS 的理論。這仍然是有爭議的，因為

在次文化的論述中，各學派認為次文化已經從

基於階級的抵抗轉變為享樂主義式的消費選

擇。由於我們處於階級與文化混雜化的時代，

中產階級反文化和工人階級次文化之間的區

別不再明顯。(Muggleton & Weinzierl，2003) 

佔屋者的目的為何？為了破壞還是純屬

好玩？佔屋運動目的往往是出於佔領無產權

建築物。本文將分析 Tacheles 透過藝術而進而

實踐理想的象徵性行動。次文化的目的可以

看作是展示與主流之間的差異，這可能是「反

社會的」(Jenks，2005)那麼，從他們的行為可

能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的意義上說，佔屋者

者是「反社會」嗎？固然，佔屋往往是非法的，

換言之，可能面臨許多將被政府疏散的法律

問題。由於佔屋活動的非法性，或在非法侵入

的背景下，關於佔屋是否以負面方式嚴重影

響了社會的討論。 

Arthouse Tacheles 作為抵抗當權的形式 

由於柏林已經擺脫了作為冷戰爆發點的

英雄角色，並努力將自己想像成一個統一國

家的新首都。Huyssen, 2009, 頁 49) 

由於柏林複雜的歷史，當局者有自身的城

市規劃。Tacheles 代表了一種抵抗記憶被帶走

的方式。筆者認為 Kunsthaus Tacheles 可以被

解讀為抵抗的形式：它展示了柏林，而不是忽

視它。藝術家隨即佔據，它不僅代表了統一後

的狂喜，也代表了它的城市歷史(Huber & 

Stern, 2005)。記憶的方式有很多種，而記憶可

以透過多種方式保存下來。對於建築的回憶

也是如此，一旦它們被拆除，不僅建築本身被

帶走，帶走的還有關於一個地方的記憶。東西

方統一後，面對社會結構變化，出現了許多無

歸屬權的建築。Huber 和 Stern 回應了 Janet 

Stewart 對 Tacheles 的評論，提到它展示，而

不是掩飾城市景觀中的歷史斷裂。一個地方

可以代表身份，藉由佔用一座建築，將一個廢

墟轉變成一個實踐群體的另類生活方式的地

方，這與次文化生活方式的理念相呼應。如

Hebdige(1979) 認為，次文化的群體在父母文

化中定義自己在於，他們將他們所體驗的差

異 體 現 在 次 文 化 生 活 方 式 的 對 像 上

(Hebdige,1979)。因當權者對於一個地方的身

份忽視而表達意義是一種抵抗的表現。由此

可以理解，Tacheles 拒絕否認柏林歷史的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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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們便可以將 Tacheles 視為一種抵抗聲

明。 

自治主義中的自由與藝術 

柏林的佔屋運動一直發生到現在，是佔屋

者以自己的方式取回公共領土的一種方式。

有些地方面臨搬遷訴訟。比如“Liebig34”，它

是柏林自治場景的象徵。一個著名的佔屋活

動“Kein Haus weniger”(德語：一棟房子都不能

錯過)聲稱它作為保護城市政治、社會和文化

的重要行動(Jensch, 2022)。如前面所提及，城

市佔屋可以被概括為地方敘事的另一種方

式。其意識形態強調留地的自我管理，體現了

一定程度的地方認同。 

Tacheles 的情況是指佔用一個建築物，反

映了自主主義的享樂主義。然後，我們可以看

到一些痕跡，政治上明智的，意識形態上的。

回到本研究的案例，我將進一步探討 1990 年

代的佔屋運動。1989 年，佔屋運動的特點是

無政府主義，反對任何資產階級和任何規則。

當時，Tacheles 是名為 WYDOX 的藝術和文

化項目的主要地點，該項目旨在為自我實現

創造空間，而不是為住宅目的。(Squatting in 

Europe: Radical Spaces, Urban Struggles, 2013)

如本文前面所述，藝術家們將廢棄的建築變

成了一個多功能的展覽藝術中心。這位藝術

家沒有將佔屋作為居住目的，而是參與了一

項文化計劃。WYDOX 計劃允許他們發揮創

造力，在他們所擁有自己自由的空間中，這可

以被解釋為一個地方的「敘事形式」。

Latham(1999)指出，一個地方的敘事方式可以

是動態和主動的，在這種情況下，Tacheles 可

以被看作是一種敘事的形式。它本身創造了

一個活躍性質的敘述空間。 

結論 

綜上所述 Kunsthaus Tacheles 表現出對權

威的抵抗，並以藉由藝術挑戰社會所忽視的

現象。藉由藝術，它不僅表達了一個群體的意

識形態，闡述自己的故事展現地方的身份。

Kunsthaus Tacheles 基於法律問題，於 2012 年

被強制撤離。到目前為止，擅自佔地者和許多

次文化群體，往往認為是邊緣化，或者在體制

內無法被接受。至少那些不願意妥協的人是

做到了，或許我們便能思考次文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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